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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兴冲冲地去打卡了
好多家，可谓“乘兴而来，
兴尽而归”。作为公共文
化空间，几乎每一家城市
书房都经过精心布置，家
居式的阅读环境和随处可
见的绿植无形中消弭了拘
束感。记得去年的一个周
末去附近的影视城游玩，
偶遇一家颇有设计感的书
吧。外观是童话世界小木
屋的造型，庭院里还栽种
了姿态别致的银杏树，让
人不由联想到“杏坛礼乐”
的故事。时值初秋，这家
名为“山海汇”的书吧里飘
散着些许植物的清香，还
有书页间隐约的纸墨味
道。读者们有的倚窗而
坐，有些执笔而思。不惊
不扰的阳光将树影柔和地
勾勒在木质结构的墙面
上，斑驳变幻间，心已被这
方“银杏赋书气”的阅读空
间所打动。

在我的学生时代，“城
市书房”这个名词似乎遥
远而陌生。那时候除却新
华书店，随处可见的报刊
亭尤为受欢迎。马路边、
车站旁，几乎每一条大街
小巷都能看见熟悉的邮政
绿铁皮小屋，仿佛一座令
人安心的小岛默默矗立
着。报刊亭的窗户一般向
着马路，正面木板上陈列
着挨挨挤挤的报纸和杂
志，而亭子内侧靠墙位置
摆放有小包装的零食、玩
具和电话卡，有些报刊亭
还会顺带着售卖矿泉水等
瓶装饮料，小小天地四方
皆满。那些五颜六色的时
装杂志，则被月牙形的塑
料夹子悬挂在高处，在微
风中轻舞成一道风景线。
四月中下旬的时候，粉色
的蔷薇花墙惊艳了春日的
甬城。育才路附近曾经有
一家报刊亭，正好紧挨着
一处繁茂的蔷薇花。花开
时节，粉花绿叶相映成趣，
点亮了灰扑扑的街景。而
九月栾树花开的时候，那
些细细碎碎的小黄花簌簌
而落，堆砌起薄薄的一层
金纱，报刊亭也在落花的
包围中变成了名副其实的

“黄金屋”。

记得某节课写命题作文，
我写下了长大后经营报刊亭的
愿望，希望能在沙沙的书页声
中完成每天的工作。“花开时
节，我要在报刊亭装饰上鲜艳
的花束，送上春日阅读的限定
浪漫。夏天则要摆上大大的保
温箱，卖古早味的木莲冻。等
秋天到了，我要请卖糖炒栗子
的爷爷来旁边，过往的路人左
手一本书、右手一袋栗子，该多
么惬意。冬天，报刊亭没有空
调，那我就准备一个煤球风炉，
煮一大锅茶叶蛋和海带豆腐
串，辣椒酱也要自己熬……”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这些墨绿色的小岛逐渐
积灰、斑驳，然后从我们的视
线里慢慢消失了。有一次和
同学聊起，附近的报刊亭好像
都人间蒸发了，去其他城市旅
行也几乎没有看见。她不以
为意地说纸媒日益落寞，大家
都对文字失去了耐心。我心
下涩然，报刊亭也曾构建过这
个城市最基本的阅读生态，这

才不过几年光景，就悄无声息
被岁月洪流掩埋，在记忆深处
静默着。若干年后，还有多少
人能记起这个名词？去年看
新闻，偶然看到一则消息，有
一名记者报道孝闻街上的一
家老式报刊亭依旧在营业，两
位年迈的经营者已经坚持将
近三十年了。心里不免有些
感慨，在这样的生存状态下，
留存下来的这些报刊亭，真的
颇有些“孤身走暗巷，对峙过
绝望”的孤勇者气势了。而我
们心中怀念的，究竟是那些年
报刊亭盛载着的温暖故事，还
是曾经的不知愁岁月？

从当初的“报刊亭”到如
今的“城市书房”和“乡镇书
吧”，它们有的逐渐消失，有的
横空出世，但都在为一方土地
增绿添香。就像长青的古树，
早已经融进了城市乡村的血
脉，让我们想安静阅读之时，
有处可去、有书可寻，在一抹
书香中，寻觅到更大的精神世
界……

□吴妩

近几年，家附近陆陆续续出现了许多家城市书房。
新建的小学附近、常去的披萨店对面、社区公园的出口
处和靠海的文化站旁边，都可以见到夜晚依旧灯火通明
的城市书房。他们点缀在附近的大街小巷，出现在不远
处的街角转弯，逐渐成为这座城市的文化地标。

C

A B 那时还没有网红景点打卡
的说法，但是平日里行色匆匆
的人们，总会不由自主地停下
脚步，为了那一刻的花香
和书香。四季变幻，报
刊亭却始终安静地书写
着自己的故事。

我们似乎都曾有过常
逛的某个报刊亭，熟悉到
老板看到你慢悠悠走近，就微
笑着递上新一期杂志或是热情
地寒暄：“那本还没来呐，明天
我给你留着。《萌芽》最近买的
人也很多哦，要不要翻翻看？”
零花钱充裕的时候，我和三五
好友就去附近报刊亭买杂志，
然后交换着看。依然记得售卖
的《青年文摘》有普通版和彩页
版，或许是彩页版格外畅销的
缘故，总是可遇而不可求。
还有《读者》
和《意林》，

都称得上是当时的顶流刊物。
最重要的是，这些刊物已经被
父母亲“审核通过”，是摘抄好
词佳句的素材之一。

当然也有胆大妄为的时
候，我们会买些娱乐圈的八卦
杂志，在午休的时间缩着脖子
看。如果望风的同学“失职”，
这类杂志就会迅速被班主任
收缴。教室里空气凝固，冷笑
连连的班主任摔打着杂志开
始质问：“我就奇怪了，那些演
员穿什么衣服、去哪里度假，
关你们什么事啊？他们邀请
你去喝喜酒了？还是请你们
去旅游了？贼噶无聊！”话虽
如此，有好事的同学分享在办
公室见到的一幕：班主任边喝
茶边津津有味地翻阅这些“贼
噶无聊的杂志”，然后施施然
放进一旁的抽屉。

整个学生时代，报刊亭无
疑是一种特殊的存在。就像一
个认识很久的老街坊，如果遇
上了，天南海北地畅聊一番，然
后各自转身忙碌。

报刊亭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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